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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夏天的罗霄山脉郁郁葱葱，潮湿温

润。此行甚远，我为一个陌生的名字而

来。因工作缘故，得知江西省遂川县戴

家 埔 村 有 一 座 建 成 不 久 的 烈 士 纪 念

馆。我怀着好奇，在党史书籍和网上寻

找与这个名字有关的一切。

王展程（曾用名王展臣，王展成），

湖 南 省 石 门 县 人 ，曾 参 加 北 伐 战 争 、

南 昌 起 义 、湘 南 起 义 ，后 随 起 义 军 到

达 井 冈 山 任 红 4 军 第 28 团 参 谋 长 、第

2 纵队参谋长。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

据地的反“进剿”、反“会剿”斗争和赣

南 、闽 西 地 区 的 游 击 战 争 。 1929 年 4

月牺牲。

纪 念 馆 中 央 的 半 身 铜 像 ，英 姿 勃

发，剑眉明眸，目光如炬，直视前方，鼻

梁 高 耸 ，如 山 川 弧 线 ，难 掩 英 气 和 自

豪。井冈山斗争中，他任参谋长的第 28

团 先 后 取 得 过 五 斗 江 战 斗 、七 溪 岭 战

斗、龙源口战斗的胜利。

墙上悬挂着他的生平简介、影像资

料。我仰头，认真读着，屏息凝神。

二

1929 年 2 月，大雪如席，覆盖了崇

山峻岭间的戴家埔。山麓上移动着 3 个

身影，走在前头的是红 4 军第 28 团参谋

长王展程。他步履踉跄，疲惫、枪伤撕

裂着透支的肉体。冰寒入髓，他心中燃

起焦灼。

王展程出身农家。如果不是因为

革命，很大概率上，他会重复父辈们的

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命运出现了

意外。在长沙法政学校，他接触到了政

治、经济、法律，他跑步、打球和游泳，他

在煤油灯下读《先驱》《新青年》《劳动

者》。散发着油墨芳香的进步文章，犹

如电石撞击。《共产党宣言》的战斗号

召，更是在意气风发的少年心中掀起惊

涛骇浪。

学业结束，王展程南下广州，辗转

进入黄埔军校，和日后成为我军著名将

领的曾中生、刘志丹、段德昌等成为同

学。1926 年 10 月，王展程如期毕业，很

快加入革命队伍。如同水滴汇入大海，

他自己也化身为助推革命波澜的一分

子。他先是追随朱德参加南昌起义，后

来又协助朱德举行湘南暴动。刀、枪、

旗帜四处飞舞，冲锋的人们用肉身奏响

了悲壮的凯歌。

三

边远、险峻、沉默的山脉，成了孕育

中国革命的摇篮。

1928 年 4 月 28 日，朱、毛会师于井

冈山，成立工农革命军第 4 军，朱德任军

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石门同乡、黄埔军校校友王尔琢的

大名，王展程早就听闻。现在因为同样

的信念，他们分别担任红 4 军第 28 团团

长和参谋长。

此时，湘粤赣三省军阀策划进剿，

巨大危险逼近了井冈山根据地。赣军

第 27 师杨如轩的第 79、第 81 两个团从

永新进犯。敌我兵力悬殊，红 4 军兵分

两路，迎战遂川方向来敌，在宁冈、永新

交界的七溪岭设伏阻击。

第 28、第 29 团佯攻遂川，迂回攻击

敌第 81 团。以少数枪支、多数大刀和梭

镖为武器的第 29 团在黄坳首战告捷，击

溃国民党军一个先头营。第 28 团赶至

黄坳后向遂川进军，途中与敌第 81 团主

力两个营刚一接触，敌人就逃跑，朱德

率部快速追击 35 公里，一直追到五斗

江，将敌人打垮，歼敌大部，缴枪数百

支。随后追歼残敌，占领永新县城，粉

碎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

二次“进剿”。

首战告捷！接下来的七溪岭战斗、

龙源口战斗，王尔琢和王展程率领部队

所向披靡。战斗间隙，王展程常常在军

事地图前来回踱步，彻夜难眠。他早已

从稚弱的读书郎真正蜕变成出生入死

的革命军人。

四

一 场 婚 礼 ，带 来 了 战 地 久 违 的 欢

愉。王展程因为工作中的接触，与段子

英相识、相知、相爱了。

因 为 段 子 英 在 司 令 部 宣 传 科 工

作，和参谋处仅一墙之隔，二人有过无

数 次 的 擦 肩 而 过 。 王 展 程 发 现 ，这 个

从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走出来的湘

妹子文静腼腆，说话做事却有板有眼，

尤 其 是 那 双 含 笑 的 眼 睛 ，和 天 上 的 星

斗一样明亮。

傍 晚 的 小 溪 旁 ，多 了 一 对 年 轻 人

的身影。他们是战友，是同志，也是爱

人 。 他 们 有 相 同 的 信 仰 ，有 说 不 尽 的

绵绵情话。他为她写下小诗：“战友本

多情，革命亦思春。胜利期未远，谨此

慰卿卿。”

王展程和段子英举行了简单的婚

礼 。 此 后 因 战 局 复 杂 ，夫 妻 俩 匆 匆 分

别 。 得 知 妻 子 怀 孕 的 好 消 息 ，王 展 程

惊 喜 不 已 。 红 米 饭 南 瓜 汤 缺 油 少 盐 ，

他 就 把 伙 食 费 一 分 分 地 积 攒 起 来 ，换

几 个 土 鸡 蛋 ，等 到 回 家 再 带 给 妻 子 补

身体。

1928 年 8 月中旬，红 4 军第 28 团在

桂东与井冈山根据地派来接应的红 4

军 第 31 团 一 个 营 相 遇 后 ，合 兵 一 处 ，

返回井冈山。途中，担任前卫的第 28

团第 2 营第 5 连和迫击炮连，受营长袁

崇 全 胁 迫 ，企 图 投 靠 国 民 党 军 。 王 尔

琢 接 到 报 告 ，决 定 亲 自 去 追 。 王 尔 琢

和 王 展 程 一 路 上 策 马 疾 驰 ，直 到 眼 前

一黑……

醒来时，王展程的肩臂已经缠裹纱

布，躺在小井红军医院的病床上。画面

在记忆中变得凌乱：有人突然倒地，有

人受了重伤，自己失去知觉……听闻王

尔琢牺牲的噩耗，悲愤难忍的他再度被

剧痛折磨得昏了过去。

离散，再相聚。从茅坪爬山过坳，

翻越几十里山路的段子英终于见到了

王展程。她把泪水擦干，打来一盆水，

拧干了毛巾，敷在丈夫发烫的额头上。

被敌人封锁的井冈山，此时俨然成

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32 间病房里，

住满了 200 多名伤员。物资和药品更是

极 度 缺 乏 。 茶 成 了 王 展 程 疗 伤 的 药 。

他坚持只肯用旧纱布沾茶水清洗化脓

的伤口，虽比不上酒精，却也有温和的

功效。

五

1929 年 1 月 4 日至 7 日，毛泽东主

持召开前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由朱

德、毛泽东率领红 4 军第 28、第 31 团及

军直属队出击赣南；第 30 团和第 32 团

一起留守井冈山，由红 4 军副军长彭德

怀和副党代表滕代远统一指挥。伤势

尚未痊愈的王展程受命担任红 5 军副参

谋长。

战事急转直下。黄洋界、八面山、

桐木岭陆续失守，不足千人的守山部队

和国民党军展开殊死战斗，伤亡惨重。

突围过程中，部队被打散，有的仍在井

冈 山 ，有 的 去 了 赣 南 ，有 的 则 去 向 不

明。王展程和段子英决定，绕道湘赣边

界追赶红军主力。

从井冈山到戴家埔的山林里，寒风

刀刃般割在脸上，深深浅浅的脚印陷入

雪 地 。 夫 妻 俩 感 到 前 所 未 有 的 疲 惫 。

途 中 ，他 们 遇 见 了 跟 随 彭 德 怀 的 李 参

谋，朝南的队伍又添一员。干粮早已吃

完，只能进村讨吃的，他们小心翼翼地

敲开一户人家的门。

很快有人探出头。这位看起来老

实木讷的村民叫陈继宾，不仅拿出了烤

熟 了 的 野 山 芋 ，还 自 告 奋 勇 带 路 。 不

料，快到山脚下的时候，国民党“挨户

团”急促的脚步声响了起来，后撤为时

已晚。

他们被粗暴地扔进一间没有窗户

的 土 房 子 ，空 气 中 凝 固 的 时 间 令 人 窒

息。段子英的腹部已经微微隆起，王展

程的心中隐隐作痛。眼下只能装作不

相识，让妻子躲过这一劫。

王 展 程 和 李 参 谋 被 团 丁 押 上 了

山。为了奔向主力部队飞越千山暮雪

的失群孤雁，即将和战友与爱人诀别，

永别自己尚未出世的孩子。

六

那一天，村民们分明听到杀人坝传

来枪响。同时听到枪声的还有段子英，

她两眼发黑，昏了过去。

段 子 英 失 魂 落 魄 ，她 开 始 对 着 墙

壁 倾 诉 。 她 要 把 心 里 话 说 给 丈 夫 听 ，

说 给 肚 子 里 的 孩 子 听 ，她 的 心 底 怀 揣

着 太 多 的 爱 恨 情 仇 。 最 后 ，看 守 她 的

陈 荣 庆 成 了 她 最 忠 实 的 听 众 ，听 她 说

共产主义，说井冈山的抗争，说将来必

定天翻地覆……

这种隐秘的交流维持了 3 个月，段

子英被“挨户团”卖给药店老板徐祥春，

开始了另一场颠沛流离，而陈荣庆毅然

追随红军主力的方向而去。

在这片血染的大地上，抗争的火焰

熊熊燃起。仅 1927 年至 1931 年，戴家

埔这个只有几百口人的小村落就有 40

多名烈士相继牺牲。

解放后，戴家埔的松林翠竹间，安

葬了 40 多名烈士的墓园安静肃穆。英

名录上唯一的他乡异客，是红 4 军第 28

团参谋长王展程。

山风凛凛，岁月枯荣。烈士牺牲的

杀人坝早已被称为英雄坝。王展程不

再只是一个名字，不再只是一个影像。

他停留在 27 岁的那一年，幻化成永恒的

伴侣和信念。

1984 年，古稀之年的段子英带着遗

腹子王林涛重返戴家埔祭奠，在英雄坝

大哭一场。往事俱已飘散风中，然而誓

言刻骨。她用骨灰盒郑重地装上一抔

泥土，带回井冈山。

2000 年，段子英去世。此后，她的

骨灰安放在井冈山烈士陵园，和王展程

的雕塑在陵园内相依相伴。

他 们 在 戴 家 埔 离 散 ，在 井 冈 山 重

聚。现如今的英雄坝，茶树满山满谷，

草木青青，暗香盈袖……

遂川有个英雄坝
■李书哲

几场大雨过后，红色的杜鹃花漫山

遍野，开满了五百里井冈山。夏日里，

我来到龙潭。龙潭坐落在井冈山北面、

黄洋界南麓，距茨坪约 7 公里。这里以

群瀑集聚为特色，素有“五潭十八瀑”之

称。从龙潭、金狮面到小井红军医院、

小井红军伤病员殉难处，一路走来，自

然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

攀 上 龙 潭 山 峰 ，仰 望 远 处 的 山

峦 ，呼 吸 井 冈 山 浓 烈 的 红 土 气 息 ，一

阵丝丝缕缕、幽幽淡淡的馨香扑面而

来。想当年，老一辈革命家董必武来

到 龙 潭 观 园 ，曾 欣 然 题 写 了“ 四 面 重

峦 障 ，五 溪 曲 水 萦 ”的 诗 句 来 赞 美 龙

潭的秀美。

远处飘来一阵山风，夹着丝丝瀑

雨，漫舞飞扬，拂面清凉。那瀑布似雨

非雾，那雾似瀑非雨。龙潭瀑布栈道，

树木葱茏，枝繁叶茂，绿树遮阴。栈道

曲折蜿蜒，随着沟谷千绕百折，两侧青

山峡谷，陡崖峻险。峡谷间可见悬崖陡

立，眺望远处，只见山间一条如织的溪

水与另一旁似飞的碧玉潭相遇。碧玉

潭怪石林立，水草丛生，碧水青石，点缀

于清晰的水底，涓涓溪水“哗啦啦”从山

间潺潺流过，清凉透彻。

红枫、银杏、水杉、鹅掌楸，散发出

淡淡的芬芳。多姿多彩的山雀、红尾

水鸲、红鸟、灰鹡鸰、松鼠，在树上、在

山坡、在溪边跳跃着。这些小精灵，已

经习惯了游客们的亲近，不断地向人

们展示美丽的身姿。龙潭山峰静静矗

立，除了清幽间不绝于耳的蝉鸣鸟音，

偶尔能听到远处游客的呼喊声、山歌

声 、呐 喊 声 ，爬 山 的 乐 趣 也 许 就 在 于

此。鸟鸣山幽，溪水潺潺，山欢水唱，

随 性 释 放 着 大 自 然 浑 厚 而 雄 伟 的 声

律，人们可以向大山喊出心声，舒缓焦

虑。

1965年，郭沫若来到龙潭参观时写

下了“井冈山上有龙潭，瀑布奔流叠作

三。”随后，他感觉没有完全写出自己对

井冈山雄伟奇特风景的感受，于是又写

下“井冈山下后，万岭不思游”的诗句。

龙潭，风景如画，地势险峻，地处井

冈山革命摇篮之中。当年，毛泽东主席

坐在仙女潭竹筏上照相的姿势，现在也

被游人们争相效仿，成为人们深情怀念

的一种方式。

龙潭，山路弯弯、曲曲绕绕，信步

游 走 ，并 不 觉 得 很 累 ，却 很 开 心 。 我

想，只有走进井冈山，用你的脚步去丈

量，用你的眼睛去捕捉，用你的心灵去

体 味 ，你 才 会 感 到 ，龙 潭 是 多 么 的 雄

伟、壮丽、秀美。

从井冈山龙潭走出来，我已经闻

到了杜鹃花开遍地的芬芳。一阵山风

吹 来 ，花 香 醉 人 ，心 旷 神 怡 ，意 犹 未

尽。龙潭，那山、那水、那地、那人连同

红色的革命历史，久久萦绕于我的眼

前和脑际。

龙潭杜鹃红
■梁路峰

那 一 年 ，“ 千 岛 湖 ”舰 开 通 了 一 部

长 途 电 话 ，安 装 在 舰 上 的 大 会 议 室 。

舰 上 的 每 名 官 兵 都 领 到 了 充 值 电 话

卡，休息的时候可以给家里打电话，但

规 定 每 人 每 次 通 话 不 能 超 过 10 分 钟 。

舰 上 那 么 多 人 就 一 部 电 话 ，同 时 还 要

考 虑 国 内 亲 友 的 作 息 时 间 ，所 以 打 电

话的时间十分紧张。因为信号极不稳

定，而且通话有延迟，通常是说完一句

话，必须停顿一会儿，等听完对方的回

话后，再说下面的话。即使这样，会议

室依然排着长队。

有的人索性拿着书过来边看边等。

满屋子都坐着人，若是和恋人通话，当真

是“爱要怎么说出口”。谈话内容也不保

密了，都敞露在同志们的耳朵里。有一

天，战士李高涛兴奋地捏着话筒：“前面

说的话没听清楚没关系，反正最重要的

话我已经听到了，你说同意嫁给我了！”

同志们都为他鼓起掌来。

大会议室在舰艏 4 楼，一遇大风浪，

有的同志边吐边打电话，其情可悯，其状

难堪。

舱段班班长李文平日里很文静，遇

到特殊情况却有股拼命三郎的劲头。有

天中午开饭时，甲板内通道海水管出现

沙眼漏水，影响了舰员们正常通行，李文

巡检时发现了这个情况。他迅速安排班

里的战士去准备抢修工具，自己则用手

堵住漏水口。海水顺着他的胳膊一直流

到脚底，把他全身都淋透了。经过一个

多小时抢修，管路修好了，李文用手抹了

抹脸上的海水和汗水，“嘿嘿”地乐了。

海水盐度高，管路长期经受海水的腐蚀，

出现渗漏是常有的事，但不管哪里的管

路漏水，李文都能够及时赶到现场，在最

短的时间内排除故障。

操 舵 班 班 长 朱 文 亮 当 兵 16 年 了 ，

即将复员离开部队，这次护航可能是他

最 后 一 次 远 航 。 他 告 诉 我 ，当 兵 十 几

年，随部队在南沙守过礁，经历过没有

水 、没 有 菜 、没 有 电 话 、与 世 隔 绝 的 日

子。如今随现代化综合补给舰远洋护

航，生活条件、舰艇性能、保障能力今非

昔比。这次护航配备到舰上的高速快

艇，激发他更加发奋学习新装备、掌握

新技术。后续护航任务中，他还创造了

使用小艇救护商船伤员、大风浪里运送

物资的纪录。

电工班班长方彬是江西上饶人，在

舰上属于“老资格”。方彬沉默寡言，是

一个朴实可靠的老兵。他对我说：“技术

兵在岸上时，谁的本事有多大可能看不

出来，但一出海就是动真格的了，关键时

候必须顶上去。”方彬曾在导弹护卫舰上

工作过。有一次刮大风，一艘外籍船只

在东海遇险，他们受命前去营救。军舰

顶着大风，舰体倾斜了三四十度，这时候

舰上的一台电机出了故障。危急之际，

方彬沉着应战，不到半小时就把电机修

好了，原来是绕组线圈出了毛病。方彬

只有初中学历，之所以电机修理技能如

此高超，靠的还是苦功夫。初学技术时，

他一天到晚背电路图，慢慢用死记硬背

的办法把电机的构造摸熟了。参加技术

比武，方彬次次都是第一名。

机电部门舱段班战士竺凯和邓朝

胜睡上下铺，他们一个是浙江人，一个

是湖南人，但这两人竟是同年同月同日

生，现在又同班同床同机组，这算是一

个小概率事件。小邓在舰上的主要任

务是整理垃圾。小竺虽然学历没有小

邓高，但兵龄要长一点，对部队的情况

也 更 熟 一 些 。 小 竺 爱 说 笑 ，小 邓 多 沉

默。有一天，小竺看到小邓的身份证上

出生日期竟然和他一模一样，从此俩人

的关系越发亲近了。

小邓的岗位在飞行甲板下层的带

缆平台，他每天的任务是对全舰收集上

来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整理、打包、搬

运、储存、焚烧。军舰就是一个“流动的

城市”，舰上生活着几百号人，每天要产

生各种生活垃圾。每天小邓要对各部

门收集上来的垃圾进行分类，纸箱、塑

料瓶、易拉罐是“可回收垃圾”，把纸箱

压扁后整齐码好，塑料瓶、易拉罐压扁

后分类储存。果皮、手纸、方便面盒等

为“不可回收垃圾”，用垃圾处理装置进

行脱水、挤压后，制成类似“压缩饼干”

的 固 体 垃 圾 。 餐 厨 垃 圾 经 过 滤 水 、搅

拌、冲洗、烘干、压缩等多道工序，再用

专用焚烧炉进行焚烧处理。处理垃圾

又脏又累，干几天不难，几个月下来天

天干这个活儿却绝非易事。小邓从无

怨言，这个不苟言笑的大学生士兵令我

充满敬意。

枪炮部门上等兵李高涛在亚丁湾见

到了自己的哥哥李成，这事在舰上被传

为美谈。李成随第 4 批护航编队来到了

亚丁湾，哥俩相见了，在两艘军舰的舷边

对话。

“我看你结实多了。”

“是啊，没事就好好锻炼身体。”

“ 你 晋 升 军 衔 恐 怕 就 要 在 这 里 了

吧？”

“嗯，差不多吧。”

“我要上更了，下次靠帮补给再见

吧。”

“哥，你多保重！”

哥俩同时参加护航，这种情况又是

一个小概率事件。望着哥哥的背影，李

高涛的眼睛湿润了。

我第一次到舰上的理发室去理发

时 ，让 理 发 员 帮 我 理 了 和 他 一 样 的 发

型 —— 短 到 极 致 的 板 寸 。 在 舰 上 ，这

是 最 流 行 的 发 型 。 据 我 粗 略 观 察 ，舰

上 70%的 官 兵 都 留 了 这 种 发 型 。 实 践

证明，在大洋上远航，这种发型最受欢

迎 ，我 们 笑 称 这 是“ 护 航 头 ”。 给 我 理

发 的 是 主 机 兵 杨 栋 明 ，是 一 名 头 一 年

刚上舰的新同志。他利用业余时间学

会了理发，只要战友需要理发，他一定

随叫随到。有时晚上他已洗漱就寝了，

但只要有战友叫他，他也会马上穿好衣

服起来给战友服务。一年多时间里，他

义 务 为 官 兵 理 发 1100 余 人 次 ，得 到 了

大家的一致好评。还有一名理发员叫

强小海，手艺也不错。我问他：“你晚上

要 值 班 ，白 天 还 要 帮 大 家 理 发 ，累 不

累？”他笑着回答道：“这也是我的工作

啊，在舰上每个人除了岗位工作，好多

人都要兼职做一些服务工作。”

信号兵朱锡波到亚丁湾两个多月

时 ，父 亲 突 发 急 病 去 世 。 母 亲 为 了 让

儿 子 安 心 护 航 ，一 直 没 有 把 这 个 不 幸

消息告诉他。后来舰上领导得知这个

消息，大家经过研究后，认为还是应该

告 诉 他 本 人 。 舰 领 导 和 他 谈 过 后 ，朱

锡波表现得极为平静。随舰的心理专

家郭勇大夫对他进行心理疏导。郭勇

和他谈过后，感觉他很坚强，不需要再

做 进 一 步 的 心 理 疏 导 。 那 些 天 ，朱 锡

波 一 直 沉 默 着 ，战 友 们 也 是 偶 尔 和 他

握握手，或者拥抱他一下，给他安慰和

支持。

我想，听到噩耗的那一晚，他的眼泪

一定让亚丁湾的海水更咸了一点。鉴于

他的特殊情况，舰上决定让他随第 3 批

护航人员返回国内，没想到朱锡波却婉

拒了领导的安排。他写了一封感人肺腑

的请战书：“我属于父母，更属于祖国和

人民，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请给我继

续战斗的机会，完成好护航任务才是我

对父亲最好的祭奠。”

有一天我去报房“拷”报纸，舰上只

能看前一天的报纸内容，是由机关每天

将《解放军报》的电子版打包后通过卫

星传到舰上，我们再用硬盘去舰上的报

房拷下来看。虽然麻烦一点，但能看到

头一天的报纸已经很不错了。在报房

值班的战士徐市乐喜欢和我聊天，我们

从海盗的袭扰，谈到他分手的女友，也

说到战友朱锡波的事情。徐市乐幽幽

地说了八个字：“避无可避，无需再避。”

他还请我帮他把这八个字用毛笔写下

来，他要贴到自己的桌子前面。我说：

“你这几个字从何而来？”他说是他自己

总结的。他说鲁迅先生说过：“伟大的

胸怀，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气概——用笑

脸来迎接悲惨的命运，用百倍的勇气来

应付自己的不幸。”我在心中暗暗感慨：

“我年轻的战友们啊，有责任、有情怀，

更有见识、有思想……”

我
的
战
友
我
的
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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